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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民國第一案

            離開庭還有三個小時，容定正在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裡抓緊時間閱讀報刊上有關

開審前清山陽縣令姚榮澤的最新報導。

             這個案子的開審，在層埃落定前，伴隨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誕生和南北和談順

利結束，經歷了三次大波折。第一次大波折是在滬軍都督陳其美用炮艦武力威嚇南通民政

長張察繳出姚榮澤時，江蘇都督程德全出面調停，將嫌疑犯姚榮澤先押往蘇州，然后得到

滬軍都督府保証不會私下處決姚榮澤後，將姚押來上海。第二次大波折是在滬軍都督陳其

美成立由軍法司長蔡寅為庭長、留日律師金泯瀾和留英律師容定為副庭長的專案法庭，引

發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司法總長伍廷芳爭奪司法任免權的渲然大波，最後由臨時大總統孫

文博士裁定，秉承司法獨立的原則，審判該案的法庭必須由司法部組建，才使伍廷芳名正

言順地建立了由林肯律師學院校友陳貽范為正審官、容定和蔡寅為呈審官的特別法庭。第

三次波折是伍廷芳提出特別法庭由審官、代表原被告的律師、陪審團三方面組成時，陳其

美要求由他指定陪審團人選，最后達成妥協，由上海總商會和滬軍都督府各薦10位候選人，

通過抽簽，從中選出10位陪審員和2位候補陪審員，方才使得這場審案得以在今天，1912

年3月23日，正式開庭。

             其實，還有第四個大波折，非但沒有安定下來，而是越臨近開庭之際，越加顯得

波濤滾滾，那就是唯恐世界太安靜的報界。

            從一大早來到辦公室算起來，這已是容定閱讀的第四份報紙了。每份報上都有姚榮            從一大早來到辦公室算起來，這已是容定閱讀的第四份報紙了。每份報上都有姚榮

澤案的報導，內容大同小異，評語卻五花百門。

            傾向於司法部的報紙，在頭版的一個小角落裡，簡單地報導了開庭的時間（下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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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地點（上海市政廳）、法庭組成人員，好像這是一件發生在英美國家裡的尋常案子，

沒什麼了不起。

          擅長花邊新聞的小報在驚世駭族的標題之下，繪聲繪色地描述犯罪現場，附上編輯

通過豐富想像構制出來的插圖，刺激讀者的感官。通過豐富想像構制出來的插圖，刺激讀者的感官。

         站在“南社”等革命團體立場上的報紙，抓住案發4個多月后才開庭這件事大作文章。

報導中多次提到伍廷芳和司法部，把伍庭芳描繪成無用的人，把司法部描繪成毫無效率的

機構。然后，又把江蘇都督程德全、江北都督蔣雁行、南通民政總長張察等這些前清舊吏

統統批評一通。總而言之，該案拖了那麼久才開庭，完全是司法部造成。根據這樣的記錄，

對審案的結果，能抱多大信心呢？

        革命激進派柳亞子在報上發表的文章，連剛接案子的容定一起罵及。柳的文章是這樣

寫的：“聞司法總長將會同滬軍都督執法科裁判於市政廳。意者，烈士之仇將自此得復，

而姚賊授首之期不遠乎!顧以余所聞，唐紹儀、楊士琦之徒方且受姚賊運動，甘以護法自居。

伍氏忠厚長者，難保不為宵人余算。且聞伍氏委任容定為裁判。而兩造律師復有由容定全

權延聘之說，不知律師由裁判方延聘出自何種法律?容氏之心，為公為私，良非外人所能

猜測。”

              看到這裡，容定露出苦笑。為這件案子的控辯雙方延請律師，是因為案子裡的控

方，也就是已死的周實、阮式兩位的家屬，以及辯方姚榮澤等，來自蘇北，對如何尋找精

通現代法律的律師兩眼一抹黑，而容定是本庭裡唯一在1月8日被中華民國司法部提法司任

命的全國32名公家律師之一，所以得到司法部和法庭同僚的同意，盡義務，給控辯雙方請

了律師。

              容定掏出懷表，看到距離開庭的時間不遠，便放下報紙，走到辦公室的鐵質文件              容定掏出懷表，看到距離開庭的時間不遠，便放下報紙，走到辦公室的鐵質文件

櫃前，開鎖打開標明“最高機要”的抽屜，取出放在那裡的有關姚榮澤案的文件，再次查

對文件上的號碼，確定沒有什麼遺漏后，准備放入牛皮公文包。這時，一陣沉穩的腳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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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傳來，容定回轉身子，看到自己的上司、事務所的合伙人之一麥克尼爾走進自己的辦

公室。

           蘇格蘭律師喬治高易50年前創辦的這間老牌律師事務所，現在共有33名律師，其中

有4位合伙人：瓊司、道達、韓森、麥克尼爾。容定是律師事務所裡唯一的華人律師。雖有4位合伙人：瓊司、道達、韓森、麥克尼爾。容定是律師事務所裡唯一的華人律師。雖

然根據律師事務所創世人喬治高易定下的規矩，像容定這樣的年輕律師，至少還需要7年

磨練，才能成為合伙人，但是，合伙人們對容定加入律師事務所后的表現，一致看好，認

定容定成為新的合伙人是遲早的事情。

           高易律師事務所的最大業務來自房地產交易。根據三次《土地章程》，租界裡的土

地都是從原來華人業主那裡“永租”來的，而這個“永租”權明文規定隻適用於非中國公

民，所以，中國公民要“永租”的話，高易律師事務所可以出面代替中國公民辦理“永租”，

然后將到手的土地權益,除名義上的“永租”權外，統統轉讓給中國公民。隨著商務日益繁

榮，高易律師事務所的業務范圍擴大到更多領域，如替儀和洋行出身在日本的大股東庫濟

（Koch）兄弟辦理進出口報關、代表華人印刷巨子方瑞的商埠印書館打版權官司、受官僚

巨富成宣懷妻舅的委托替成宣懷的妻子庄夫人處理財務，所有這些報酬豐厚的業務，隻要

有華人捲入，容定都能幫上一把。甚至可以說，有些富有華人，正是沖著律師事務所有容

定這號華人律師，才主動找上門來。

            能吸引任何其他律師事務所都垂涎欲滴的一批客戶上門，這就是容定在高易律師事

務所得以立足、大展鴻圖的保証。

          合伙人麥克尼爾，一個穿著昂貴西裝、頭發全禿的中年人，是來給容定打氣鼓勁的。

盡管容定去當特別法庭的呈審官不會替律師事務所賺來一毛錢的收益，但是卻會帶來不可

估量的聲譽。估量的聲譽。

         “亞力山大，緊張嗎？”

         “比去年在紫禁城受恭親王溥偉接見時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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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奇怪，我在你這把年紀的時候，遇到這樣陣仗，一定更緊張。”

        “謝謝你的鼓勵。”

        “我和其他合伙人商議過了，你可以把手裡其他案子都擱下，騰出所有時間優先處理

臨時政府委托你的這個特別法庭上的事情，也就是你們中國人說的民國第一案。”臨時政府委托你的這個特別法庭上的事情，也就是你們中國人說的民國第一案。”

         “請替我謝謝他們的支持。”容定一邊道謝一邊猜想最近臨時政府外交部又聘請自

己擔任捕獲裁判所副所長，專門處理在上海查獲外商走私軍火引起的涉外法律糾紛。這份

工作也會得到律師事務所全力支持嗎?

         “今天是你事業中最榮幸的一天，預祝順利。帶上你的公文包，我送你上車。” 麥

克尼爾同容定握手。

          麥克尼爾和容定走出寬闊的門廊時，在古色古香的壁式燭台燈光裡，麥克尼爾注意

到容定仍穿著沒有用足夠鞋油擦亮的半舊皮鞋，心想，這個亞力山大真是吝嗇，在今天這

種場合，怎麼不買一雙新皮鞋？律師事務所沒有少付你薪資呀！

          半小時後，容定的單駕馬車來到上海市政廳前的廣場。這裡聚集著大堆看熱鬧的人

和記者。記者們就像籃球運動員開場時聽見裁判員開場的哨子聲一樣，看到容定邁出馬車，

一擁而上，嘰哩哇啦地發問。早有准備的容定用拘謹的笑容回應記者，一聲不吭地來到市

政廳外漢白玉的台階前，向幾名威武的法警出示証件，然后由其中一名法警帶領，消失在

市政廳的一扇邊門後面。

         就在容定進入市政廳的時候，臨時改作審判室的市政廳一樓大廳裡，早被上千名旁

聽者擠滿。大廳呈四方形，一邊是洗擦干淨如同透明一般的連排玻璃窗，一邊是一座三級

階梯的平台。平台中央放著鋪綠呢桌布的長桌，桌布底端露出粗壯的獅爪形桌腳，桌後放

著三把雕花靠背扶手椅，除了鉛筆鵝毛筆毛筆墨水瓶硯台白紙外，長桌上還有一把銅質手著三把雕花靠背扶手椅，除了鉛筆鵝毛筆毛筆墨水瓶硯台白紙外，長桌上還有一把銅質手

鈴和一把精致的小木槌。長桌的左右兩邊各有一張尺寸小得多、但同樣長著獅爪形桌腳的

考究小桌子，左邊是法庭書記員的座位，右邊是起訴官的座位。長桌后面的牆上挂著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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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旗。此刻平台上的座位都空著。

             從平台上往下看，共用三道光滑的木欄杆。最靠近平台的那道木欄杆，裡面是被

告席，被告席的左邊牆前是陪審團席，右邊牆前是控辯方律師席。被告席後面是第二道木

欄杆，裡面是証人席，証人席後面是第三道木欄杆，更後面是旁聽席。被告席、証人席、欄杆，裡面是証人席，証人席後面是第三道木欄杆，更後面是旁聽席。被告席、証人席、

陪審團席現在都空著。旁聽席卻已座無虛席，在那裡就座的有租界內外各類報刊雜志的中

外記者、擁有千人會員的革命團體“南社”的大部分會員（激進派柳亞子坐在旁聽席的第

三排）、各國駐滬領事館的代表、受命案牽累人員的家屬、以及有閑暇愛看熱鬧的市民們。

            控方(原告方）的律師席上坐著容定為控方延聘的三位律師：金泯瀾、許繼祥和狄

梁青。第四位律師林行規從英國回來後，正在山陽縣搜証，目前尚未回來。

            辯方(被告方）的律師席上坐著容定為辯方延聘的一位律師：巢堃。為什麼辯方隻

有一位律師呢？因為律師界都認為在這件案子裡辯方的勝算太小。

           開庭前15分鐘，控辯方的4位律師入席。他們都穿著黑色法袍，用絲線織得非常密

實的黑領口，同裡面的白籿衫衣領形成強列對照。坐下後，他們把公文包放在座位前的長

桌上，有的戴上眼鏡，有的查看桌上的文具。

          緊接著，法庭書記員，一位從會審公廨借來的職員，帶著10位陪審員和2位候補陪審

員，從平台左側的一道小門進入大廳，登上陪審席，引得旁聽席上的人們停下交談，目光

全部轉向那裡。陪審員和候補陪審員們一本正經地坐下，不屑朝旁聽席看一眼。他們都是

抽簽選出來的，表面上，一致抱怨放下各行各業的本職工作，浪費時間來做這個跟自己毫

不相關的陪審工作，心裡頭他們都洋洋得意，自認為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

          接著，被告和証人們由法警帶領或押著，從平台右側的一道小門進入大廳。

         証人共有7位，有穿日本制服的學生，長袍馬褂的老紳士，戴眼鏡的賬房先生，和為         証人共有7位，有穿日本制服的學生，長袍馬褂的老紳士，戴眼鏡的賬房先生，和為

出庭臨時穿上長衫的茶房。

          兩位被告，一老一少，在被告席坐下。老的那位是前山陽縣縣令姚榮澤，50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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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額和眼角佈滿縐紋，棉袍顯得過大，因為他在過去一個月裡瘦了許多。年輕的那位是據

說在命案裡首先動手的凶手余爾，20來歲，臉膛黝黑。兩個被告的目光相似，都流露出不

安和怨恨。

          旁聽們正在對証人和被告目不閑暇、評頭論足的時候，兩位法警打開平台上的中門，          旁聽們正在對証人和被告目不閑暇、評頭論足的時候，兩位法警打開平台上的中門，

高聲喊道：

         “審官團入席！全體起立，肅。。靜！”

         三人組成的審官團，由主審官陳貽范領頭，穿著領口袖口都鑲金線的黑色法袍，走

出中門。然后，陳貽范居中、容定居右、蔡寅居左，在鋪綠呢的長桌后坐下。在他們之后，

法庭書記員和起訴官在各自小桌後就座。

            41歲的主審官陳貽范在上海棄清獨立前，剛從滿清駐英國公使代辦職位上退下來，

閑居上海，經英國林肯律師學院的學長伍廷芳推薦，參加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他長著一張

國字臉，蓄濃密的八字胡，抬高的眉宇下目光炯炯，不怒自威。他先查閱法庭書記員遞給

他的幾張紙，向后者輕聲提了幾個問題，得到滿意答復，然後，他拿起桌上的小木槌，朝

木槌的托子響亮地敲一下，用蘇州口音的官話向全廳宣佈：

          “控告姚榮澤指使他人殺死周實、阮式一案現在開庭! 本案是中華民國成立后第一件

由司法部組建特別法庭審判的案子，這是一件史無前例的案子!  我代表審官團要求出席本

庭的各方: 控方、辯方、律師、陪審、旁聽，都用誠實、嚴肅、文明、守法的態度，對待

本案的審判，如有違背，任何一方必須承擔法律后果。對於本案的審、決、判，審官團和

陪審團的職責是這樣分工的：呈審官容定負責開庭期間的審；呈審官蔡寅負責對審復核；

陪審團負責決斷辯方，也就是被告方，是否有罪；我，主審官陳貽范，根據陪審團的決斷，

負責判。現在，開始本庭第一項動作，請各位陪審員作守法宣誓。”負責判。現在，開始本庭第一項動作，請各位陪審員作守法宣誓。”

            陳貽范朝法庭書記員點點頭。

            頭法梳得溜光的書記員捧著10本一模一樣的《六法全書》中的《民法》走下平台，



7    大千世界                                                                                              第五章 民国第一案                 

來到10位陪審員面前，將10本書分別放在給陪審員寫字作記錄用的桌子上，然后請陪審員

們站起來。

         “請各位把左手放在這本書上，舉起右手，手指併攏，跟我念，念完後大聲報上自

己的名字，對，就是這樣。。。現在開始，我念一句，你跟一句：我向特別法庭發誓，審己的名字，對，就是這樣。。。現在開始，我念一句，你跟一句：我向特別法庭發誓，審

判本案時。。。”

         “那人是誰？”一個叫葉惠鈞的陪審員打斷書記員，手指律師席上的辯方律師。

          “那是巢堃律師。來，我們從新開始: 我向特別法庭發誓。。。。”

          “我反對他當辯方律師！” 葉惠鈞聲音高了起來。

          “葉先生，讓我們起完誓后，有話再講，好嗎?”主審官陳貽范和氣地說。

           “不行，那個巢堃律師不許我們都督府的另外四個人來抽簽，”葉惠鈞用全大廳都

聽得很清楚的高嗓音對審官席說：“不把他趕出法庭。我不起誓!”

          全大廳哄鬧起來。

        “葉先生，巢堃先生是辯方律師，如果他覺得某個候選抽簽人對被告有偏見，有權阻

止那個人參加抽簽成為陪審員，控方律師對原告有偏見的候選人也是那樣做的。那樣做，

沒有不妥呀，”主審官陳貽范明確地回答。

           “不是我們都督府的人有偏見，是巢堃偏袒被告，不趕走巢堃，我不干陪審員了！”

葉惠鈞的聲音蓋過大廳的哄鬧聲。葉惠鈞是上海高行鎮人，上海獨立時和陳其美一起攻打

江南制造局，現任滬軍都督府參謀。

           “葉參謀，請稍安，巢堃先生是辯方律師，偏向被告是他的責職。是非曲折，經過

審訊，自然水落石出。你不要再說了，再說會觸犯法庭規矩。先完成起誓，好嗎？”呈審

官蔡寅勸道。蔡寅非常擔心好不容易抽簽當選的葉惠鈞退出陪審團，因此減弱激進派在陪官蔡寅勸道。蔡寅非常擔心好不容易抽簽當選的葉惠鈞退出陪審團，因此減弱激進派在陪

審團裡的聲音。

           “哪天巢堃滾了，我再回來當陪審。” 葉惠鈞率性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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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先生，這樣不妥，”容定試圖用法律常識勸阻葉惠鈞，“陪審員必須全過程出

席審訊，在履行決案時，才不會因資料不全作出誤決。你這一走，就回不來了。”

            “回不來又怎麼樣？我不干了！”葉惠鈞氣鼓鼓地走下陪審席，穿過旁聽席的左側

走廊，大搖大擺地離開大廳。走廊，大搖大擺地離開大廳。

            對於這件意外的插曲，坐在旁聽席第三排的柳亞子事後是這麼評論的：“陪審員葉

惠鈞要求發言，神情激越。似為反對巢堃而起。顧詞不達意，令聽者莫名其妙。裁判官又

中止其詞，遂忿忿告退。質美而弗學，斯人之謂歟!陪審員倘無發言之權，裁判官不應許之。

既許其發言，即不應中止。此舉未免進退兩意者。陪審制度，此次為破天荒，固不能無缺

點歟！葉惠鈞告退。裁判官蔡寅主張挽留，而容定則許其告退。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主審官陳貽范使勁搖了一陣手鈴，大廳才安靜下來。法庭書記員請一位候補陪審員

登上正式陪審員的座位，和其他各位陪審員一起完成宣誓。

        “念起訴書。” 陳貽范對起訴官發令。

          下面半個小時，從南京司法部來的起訴官用純真的官話宣讀了幾十頁長的起訴書。

內容大意是去年11月初青年學生周實、阮式受同盟會和南社指派，到山陽縣發動起義，佔

領山陽縣，在此期間，前清山陽縣縣令姚榮澤加入起義，被當地人推為民政長。但是姚榮

澤首鼠兩端，幾次逃避出席革命會議，受到周實、阮式的責問。11月17日，姚榮澤約周實

開會，結果本人沒有出席，卻指使外甥余爾代替自己出席，在會場上殺害周實，會后又糾

集團勇殺害阮式，並將周阮的遺體剖胸開膛，手段極為野蠻。更氣憤的是，事發後，姚榮

澤和余爾逃離山陽，希望僥幸脫身。對這樣的凶犯，不予法律極刑制裁，何以告慰周阮兩

英烈？何以平息革命同志的義憤？

         在聽起訴書的過程中，被告姚榮澤低下頭，不斷擦去前額的冷汗，他的名字在起訴         在聽起訴書的過程中，被告姚榮澤低下頭，不斷擦去前額的冷汗，他的名字在起訴

書裡提到47次之多。他的外甥，被告余爾不停地在法庭提供的紙上寫著，不知他是在記錄

起訴書裡的要點，還是靠胡亂書寫，減輕神經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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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此同時，旁聽席第一排裡不斷傳出周阮兩家親屬的低聲輕啜。

             念完起訴書後，法警讓被告們在起訴書上簽字。台上，主審官陳貽范示意容定開

審。容定戴上夾鼻眼睛，打開皮封面的本子，傳控方証人上場，由自己和控辯方的律師按

序分別對控方証人作詰問。序分別對控方証人作詰問。

              按照控方首席律師金泯瀾的精心按排，控方出場的第一個証人是一位姓羅的同學，

他才18歲，去年11月初隨20來歲的學長周實、阮式到山陽縣發動革命。11月17日那天，

羅同學和另一位同學跟隨周實去魁星樓開會，會上周實遭到殺害。

            在核對羅同學的身份、出命案的地點、當時在場的其他人后，容定問：

           “羅同學，你能在這間屋子裡指認誰是殺死周實先生的凶手嗎？”

           “就是他，”羅同學指著被告席上的余爾。

           “我冤枉哪！”余爾應聲大叫。

           “余先生，肅靜！會論到你說話的，”容定喝止余爾，然后問羅同學：“請告訴本

庭被告余爾是如何動手的。”

            “用刀子，用手槍。”

            “請詳細一點。”

            “那天，到了魁星樓的閣樓后，余爾出來接待周學長，說他的舅舅姚大人身體不適，

不能來開會，所以由他代表。然後，他把周學長帶進閣樓，說有機密相告，把我和王同學

（指指另一個學生証人）留在門口，把門關上。過了一會兒，裡面的聲音突然增高，緊接

著，我聽到周學長大喊‘你敢！？’，幾乎同時傳來一下劈柴一樣的聲音，和一陣手槍聲！

我和王同學破門而入，看到周學長躺在地上，鮮血滿身，余爾一手握著滴血的刀，一手提

著槍管冒煙的手槍，舉槍對著我們。我們奪路逃出來，躲了一個晚上，第二天，聽說阮學著槍管冒煙的手槍，舉槍對著我們。我們奪路逃出來，躲了一個晚上，第二天，聽說阮學

長也在家裡被殺。”

           旁聽席傳來周阮兩家親屬的高聲啜泣。主審官要法警前去安撫。容定合上皮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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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表示自己已問完，請控方和辯方律師詰問羅同學。

            控方首席律師金泯瀾的問話集中在確定是姚榮澤邀請周實去魁星樓開會的，開會的

理由是商討山陽縣的財務。結束詰問前，金泯瀾問了最后一個問題：

           “羅同學，出事後，你和王同學為什麼沒有立刻去阮式學長家報警？”           “羅同學，出事後，你和王同學為什麼沒有立刻去阮式學長家報警？”

           “我們學生隊一共才76個人，姚榮澤的團勇有400多人，我們是從魁星樓後門逃出

去的。街上到處是團勇，我們根本無法去阮家。”羅同學說著眼眶發紅。

          金泯瀾鞠躬表示問話完畢，禮貌地示意辯方律師巢堃上場。

          辯方律師巢堃，跟金泯瀾是留日的法科同學。他修著整齊的連腮胡子，黑色法袍顯

得很寬大，個子不高，聲音卻異常洪亮。他接手這件看起來勝算不大的官司，並不意外，

因為他的專長就是在法庭上替看起來毫無希望的一方反敗為勝。

          巢堃對羅同學和王同學的盤問開始於確定羅王兩同學是山陽縣的鄰縣人。他的最後

一個問題是：“羅同學，據你所知，貴學長周實、阮式在案發前，跟被告山陽縣令姚榮澤

吵過架嗎？”

          “有。案發兩天前，我們隨阮式學長去姚家，要姚榮澤向學生隊繳出縣裡的錢糧賬

目，開始姚不肯，阮學長教訓他后，才答應3天後繳出來。”

          “怎麼教訓？”

          “阮學長拔出槍說，不繳錢糧，軍法從事。”

           “謝謝，我的問話完了。” 巢堃向審官團鞠躬后，退回原座。

            控方首席律師金泯瀾安排的下一個証人是案發地點魁星樓裡招待客人的茶房。他向

容定敘述的証詞是案發那天下午，他確實看到周實帶著羅、王兩個學生兵由余爾陪同到閣

樓去開會。然后不久，他就聽到槍聲和看到兩個學生兵沖出團勇包圍逃離現場。樓去開會。然后不久，他就聽到槍聲和看到兩個學生兵沖出團勇包圍逃離現場。

            對於茶房，金泯瀾的問題是團勇什麼時候到達現場的。

        “槍響之後，突然看到閣樓外都是團勇。”茶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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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到巢堃發問茶房時，他的問題更簡潔：“魁星樓的閣樓是朝東還是朝西？”

        “朝東。”

        “下午時分，日光從哪個方向照入閣樓？”

        “不知道，閣樓沒有窗。”        “不知道，閣樓沒有窗。”

        “謝謝，我問完了。”

         控方証人向法庭提供的証詞完結后，容定傳被告姚榮澤作答辯。

         姚榮澤站立起來。他顯然已經擺脫審訊剛開始時的那種緊張情緒，鎮定地望著審官

席上的容定。

         “被告姚榮澤，本庭起訴你指使他人殺死周實、阮式二人，對此，你如實告訴本庭，

是否確有其事？”

          “我沒有指使人殺死周實。出事那天，我聽家仆告知後才知道周先生在魁星樓遇害。”

          “那麼阮式呢？”

          “周先生遇害後，我怕阮先生誤會，親自上阮府去解釋，阮先生不聽解釋，和我部

下發生沖突，結果使阮先生喪命。發生這樣的慘劇，我很痛心沒有管好部下。但是，我沒

有故意指使人殺害周阮兩先生，這是事實。。。”

          “騙子！”，“說謊！”，“殺人犯不要臉！”旁聽席上響起一片罵聲。主審官一

邊搖鈴，一邊揮手讓法警去彈壓憤怒的“南社”旁聽觀眾。

           容定和蔡寅交換意見後，請控辯雙方律師詰問姚榮澤。

           金泯瀾抖出早已准備好的一長串問題，諸如，姚榮澤如何解釋他邀請周實去魁星樓

開會，臨時卻讓自己的外甥余爾出場？如何解釋出事後，那麼多團勇那麼快就出現在命案

現場？如何解釋如果姚榮澤是清白的，為什麼他選擇逃離山陽縣，而不是到革命軍的都督現場？如何解釋如果姚榮澤是清白的，為什麼他選擇逃離山陽縣，而不是到革命軍的都督

府把事情講清楚?

           姚榮澤的回答是這樣的：他根本沒有邀請周實去魁星樓開會，所以不存在他要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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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爾代表自己去開會的事實。那麼多團勇及時到達現場，是平時他訓練有素因此團勇們反

應訊速。他選擇逃離山陽縣，是因為有一段時期，革命軍政出多門，他根本不知道該向哪

處都督府投案。

          姚榮澤的回答在旁聽席上引起一番噓聲和跺腳聲。          姚榮澤的回答在旁聽席上引起一番噓聲和跺腳聲。

          辯方律師巢堃隻問了姚榮澤一個問題：“你有什麼証明，你沒有派外甥余爾代你去

魁星樓開會？”

         “我外甥余爾出事那天，根本沒有去魁星樓，這就是最好的証明。”

          不僅是旁聽席，整個審官席和陪審席上的審官和陪審員都露出異常驚訝的神色。

          容定在皮本子上寫下一行字，讓姚榮澤坐下，換余爾作答辯。

         “被告余爾，本庭起訴你去年11月17日在魁星樓殺害周實先生，對此，你從實告訴

本庭，是否確有其事？”

          “沒有此事。去年11月17日那天，我照常在錢庄上班，看到街上一片混亂，問人以

後，才知道周先生在魁星樓死了。此事與我完全無關。”

          “你一定記得剛才有三位証人指出在11月17日那天看到你在魁星樓，你有什麼証據

証明你沒去過魁星樓？”

          “我有証人証明我那天下午一直在錢庄裡。”余爾用手指指身後的証人席。

           審官席、律師席、陪審員席、和旁聽席上所有的目光都隨余爾所指，看著証人席上

的三位長袍馬褂的老紳士，和一位戴眼鏡的賬房先生。

           顯然，被告余爾是否在命案現場成了本案的關鍵。如果，當時余爾根本沒去魁星樓，

那麼對他和背后指使他的姚榮澤的起訴，就會像沙灘上堆起的城堡，被一陣潮水沖得干干

淨淨!淨淨!

           容定要余爾繼續站著，暫止發言。同時傳余爾指出的証人們一一前來，提供他們的

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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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爾的証人是三位在11月17日下午到余爾工作的錢庄去取存錢的當地鄉紳，和一位

錢庄的賬房先生。

           鄉紳們拿出標明日期的單據，証明11月17日那天，他們確實去過那家錢庄辦事，然

後他們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回答容定，他們在那天下午的不同時段，都親眼看到余爾在錢後他們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回答容定，他們在那天下午的不同時段，都親眼看到余爾在錢

庄那裡上班。最后，錢庄的賬房先生拿出余爾上班簽到的記錄本，証明余爾那天整個下午

都在錢庄裡。

           這些証人的出現對控方律師們來說太意外了，控方首席律師金泯瀾反復盤問他們

後，沒能找到絲毫站不住腳的地方，隻好要求容定暫時休庭，等控方律師團整理新的資料

後，重新開庭。

         “不，我反對此刻休庭！”辯方律師巢堃以得勝者的姿態說話。“我有重要申訴告

知審官。”

         “允許你發言。”陳貽范說。

           巢堃離開律師席，走到審官團的平台下，用大廳各個角落都能聽清楚的聲音說：

         “尊敬的審官們，陪審員們，事情已經很清楚。我的當事人，姚榮澤和余爾先生在

本案裡是清白的！去年11月17日那天，周實先生在山陽縣魁星樓被人殺害了，但是凶手不

是余爾，更不存在姚榮澤的背后指使。殺害周實先生的凶手另有其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魁星樓的茶房說他看到余爾先生，可信嗎？那是在11月下午，日照很短的日子，閣樓朝東，

沒有窗戶，在那種光線裡茶房不會看錯人嗎?  而兩位學生朋友麼，他們為周先生報仇心切，

情緒值得尊敬，不過他們都不是本地人，在光線不足時，更容易看錯人，對嗎？所以他們

的証詞都不可靠。而我當事人的証人們，他們証明余爾先生那天下午身在錢庄，沒去魁星

樓，卻是鐵証如山! 事發後，姚榮澤先生去阮式家作解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為阮先生樓，卻是鐵証如山! 事發後，姚榮澤先生去阮式家作解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為阮先生

不久前曾用軍法從事威嚇過姚先生，出了周先生的命案後，姚先生能不擔心阮先生誤會嗎？

因此，姚先生不得不去阮家解釋，結果很不幸，同阮先生發生沖突，使阮先生去世。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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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先生的死，姚先生是有責任的，那是一種自衛過當，而不是起訴書上說的蓄意指使的謀

殺。為此，我代表我的當事人要求陪審員先生和審官先生，對被告余爾先生，因與本案無

關，立即給以釋放；對被告姚榮澤先生，以自衛過當的事實，讓他承擔法律責任，請各位

陪審員、審官明察。”陪審員、審官明察。”

          巢堃回到律師席，審判大廳出奇的安靜。

          審官們在平台的長桌後商議一番，覺得很難對巢堃的要求給予明確回答，最后主審

官陳貽范宣佈：“今天審訊到此為止。明天請控辯雙方律師來同審官團開會。下次開庭時

間，下周一公告宣佈。現在散庭。”

          法警再次高喝全廳起立後，容定取下夾鼻眼鏡，收拾好記錄的資料，跟隨蔡寅、陳

貽范，離開人聲鼎沸的審判大廳，去到平台后面的休息室。

          從下午兩點開庭到現在，已經過去4個小時。審官們疲憊的身體都在發出同一個信號：

商討下一步該怎麼辦之前吃些東西，補充體力。他們很欣喜地看到市政廳的茶房們端著放

熱手巾、天台密橘、雙色銀絲餃、和蓮子羹的福建漆盤走進來。在最后一個漆盤裡，孤零

零地躺著一個大信封。

         “這是林行規律師送來的。”茶房說。

         “林律師他人在哪？”容定問。

         “剛走。”

          陳貽范一邊拿起熱手巾擦臉，一邊給容定使了一個“打開看看”的眼色。

          容定打開信封，看到裡面是控方律師林行規（林肯律師學院學弟）從山陽縣收集到

的兩件新証據。

          第一件証據是山陽縣驗尸官幾個月前對周實遺體所做的驗尸報告。          第一件証據是山陽縣驗尸官幾個月前對周實遺體所做的驗尸報告。

          容定看完那份驗尸報告，對在喝蓮子羹的蔡寅、陳貽范說：

          “好消息。案情雖然錯綜復雜，有些方面已經清晰。”


